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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代
表自然和人类发展的实物，并为公众提供
知识、教育和审美体验的文化教育机构。
科学工业博物馆是博物馆的重要门类之
一。《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丛书（以下
称“丛书”） 的作者吴国盛教授认为，广
义的科学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科学工
业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三种类型，狭义的科
学博物馆指其中的科学工业博物馆。

由于科技文物和工业遗产中蕴含着
丰富的历史信息、科技原理，凝结着科
学精神与科学思想，堪称是进行科学普
及、科技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
教材”，科技进步、工业发达的国家普遍
重视科学工业博物馆的建设，科学博物
馆也成为现代性的生成与维系场所。

本丛书共7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
录了作者在英国、欧陆、澳大利亚、美
国等地的多个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的
游踪。上述国家和地区不但是科学博物
馆和科学中心的发源地，更是科学革
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如波士顿科学
博物馆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创立于 1830 年
的波士顿自然志学会，陈列品包括矿
石、生物标本、航天器及医学、电学等
学科的实物。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前身建
于 1857 年，保存并陈列在科技史上具有

意义，并对现代科技研究和探索也具参
考价值的实物。芝加哥科学工业博物馆
建于 1926 年，借鉴了德意志博物馆的组
织机构与管理方式，有 21 个展厅，藏品
3.5 万件。1929 年在佛罗伦萨开放的科学
史博物馆展出了许多反映自古以来科学
进展情况的珍贵文物，如伽利略发现木
星卫星的望远镜、爱迪生制造的最早的
圆柱体留声机等。

书 中 内 容 最 早 在 作 者 的 博 客 上 连
载，成书时经过了精心编辑与排版，系
统性更强，不但是一套科学博物馆图
志，也是记录世界各地的重要科技文物
和经典互动展品的图集。

作者在以互动展品见长的科学中心
拍摄了大量展品照片，有些照片看似内
容近似，但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
这些表现相同科学原理的展品，往往采
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供业内人士分
析其设计思路。二、这反映了科学中心
擅长表现物理学、机械等学科，不擅长
表现数学、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现实，
这是科学中心“众馆一面”现象的根源。

反观以陈列科技遗产为主的科学博物
馆：有的博物馆中，古旧的机器仍然能够运
行，在古董旁边，说明性的互动展品可以帮
助观众理解先驱者们的天才构思（伯明翰科

学博物馆）。有的博物馆贯彻着把科技遗产
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结合的综合布展理念
（伦敦科学博物馆）。还有博物馆将科学与艺
术相结合，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MIT博物
馆）。可以说，这样的科学博物馆是各具特
色，少有雷同。有感于此，作者在书中发出
这样的慨叹：“全世界的科学中心的互动展
品都差不多，而博物馆却各有各的珍藏。”
看来，未来的科学中心要注重把历史、社
会、人文的因素引入布展理念、展厅环境和
互动展品之中，方能保持不竭的魅力。

“行万里路”式的科学博物馆图志

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 （套装
7 册），吴国盛著，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谈 起 《竺 可 桢 全 集》 所 获 殊
荣，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
世平说，这是科教社长期“专注于
打造科普精品”的结果。

多年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对
科普出版有着自己的执着和坚守。从
之前的翁经义社长、张英光社长，到
现任的张莉琴社长，都十分重视科普
出版。早在翁经义任社长时，他就提
出“愿做科教兴国马前卒”，这成为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珍视且不断发扬
光大的企业文化。王世平说，正是在
这样一种企业文化的大基调下，科教
社的科普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几任社
长身上一脉相承。

谈到 《竺可桢全集》 14 年的出
版历程，王世平有许多感慨。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科学院就决定
编辑《竺可桢文集》，此书于1979年
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只有约70万
字。为了全面反映竺可桢的学术成
就和人文精神，2000年3月，在纪念
竺可桢诞辰110周年前后，十多位院

士提议增补《竺可桢文集》，得到中
国科学院的支持。在一年的资料收
集整理过程中，大家深感有出版全
集之必要，但苦于出版资金无法落
实。2000 年 11 月，时任科教社社长
的翁经义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和编纂
组的困难后，果断决定在无任何出
版资助的情况下将 《全集》 作为科
教社的重大出版项目。在 2014 年 4
月 28 日举办的 《全集》 收官研讨会
上，主编樊洪业提起此细节还难掩
激动之情。经过14载艰苦努力， 24
卷终于全部完成。

《全集》 的编纂遵循两大宗旨：
一是求全。凡能找到的竺可桢的文
字资料尽量收入。二是存真，力求
如实展现竺可桢的人生道路和社会
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为后世提供
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史料。《全集》
所收文献纵亘 1916—1974 年，计 59
年，历经中国现代史之各个重要发
展阶段，不仅所记述史实弥足珍
贵，其文章写作样式、编辑出版规

范、社会流行语言、术语译名演
变，等等，也都真实地反映着不同
时代的文化样态和流变趋势，具有
特殊的史料价值。

《全集》 所含文献历史跨度长，
涉及人物多，内容极其丰富，需要
编辑不断与时俱进，根据每一卷的
实际情况调整编辑细则。比如，《全
集》 中占比很大的竺可桢日记，在
竺可桢生前从未示人，在很大程度
上属于私人史料性质的文字，加上
竺可桢的知识面非常广博，日记的
内容涉及各个领域，且经历了 38 年
的历史变迁，不同时代人们使用的
语言文字的变化在日记中均有明显
的体现，从科学的符号、公式和概
念用语，到日常生活所用的名词、
称谓等，都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
断变化，对这些，便需要编辑用心
甄别，不能轻易按现行的标准作编
辑加工。总的来说，《全集》编辑出
版的过程，也是编辑不断学习、不
断积累的过程。 百道网 2017.6.23

在王世平看来，大型出版项目
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
锻炼队伍。“这套丛书的编辑团队
有十余人，编辑是在全社范围内挑
选的，大部分是有着 3 到 5 年工作
经验的年轻人。通过这个项目的运
作，我们的编辑队伍得到极大的锻
炼。”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年轻编辑
居多，他们入职时都有过硬的理工
科专业背景，再通过这种原创大型
项目的磨砺，得到快速成长。

王世平本人也是跟着大项目一
起成长的一个例证。对她影响很深
的项目是“哲人石”丛书。这是科
教社最重要的科普品牌，从 1998 年
年底开始推出，目前已经有 120 多

个品种，皆为科学人文类上乘佳
作。王世平 1999 年进入科教社就参
与 “ 哲 人 石 ” 项 目 。 她 回 忆 说 ：

“当时我跟着卞毓麟和潘涛两位老
师做‘哲人石’，他们对编辑的要
求很严格，而事实证明有要求才能
有提升。一本本‘哲人石’做下
来，我对科普精品有了清晰的定
位。做‘哲人石’的很多经验对我
们后来加强原创科普出版提供了很
大的帮助。”

对于年轻编辑来说，如何沉下

心做高品质图书是一件非常考验人
的事。王世平举了科普编辑室主任
殷晓岚的例子。殷晓岚是科学史专
业的博士，到出版社之后一直在跟
进 《竺可桢全集》 项目。《全集》
从启动到全部完成花了 14 年，而殷
晓岚跟进了其中的后 9 年。“能一
路做到 《竺可桢全集》 项目收官，
编辑的工作态度、看待出版的眼光
都变得与众不同。如今小殷已经成
为科普编辑室的主任，也是社里非
常重要的骨干力量。”

汉娜·阿伦特是 20 世纪伟大而具原创性的思想
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爱这个世界：汉
娜·阿伦特传》 是西方学界最早、最权威的一部阿
伦特传记性著作。本书将历史事件、人生经历与传
主的思想和著作的介绍紧密结合。对于不了解阿伦
特的读者来说，本书是一个全面生动的引介；对于
阿伦特的粉丝而言，更是不可错过的阅读盛宴。

阿伦特的这本传记通过对阿伦特“朋友圈”的
介绍：老师兼情人海德格尔、导师雅斯贝尔斯、前
夫君特·斯特恩、丈夫布吕赫、朋友玛丽·麦卡锡、
W.H。奥登，展现出 20 世纪智识生活的全貌。阅读
这本书，你会了解阿伦特珍惜友情的真实故事。

这本传记分四个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讲述阿
伦特的童年、少年、大学以及大学后参与德国犹太
人的保护工作的经历；第二部分讲述她流亡法国，
逐步融入美国并在美国开始崭露头角的历程；第三
部分讲述阿伦特的学术研究生活，1961 年以后因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而卷入漩涡的历史事件；第
四部分讲述 1965-1970 年间黑暗时代的美国，阿伦
特参与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她的最后岁月。

《深圳晚报》 文/刘莉

《去旅行》，（法） 阿梅莉·卡斯唐等著，卡米耶·
拉杜斯等绘，焦旸 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年
5 月出版。

要么旅行，要么读书，总有一个在路上。这是
我们的梦想，也是对孩子们的希望。《去旅行》 就是
一本让孩子可以带在旅行路上的百科书，涉及六个
国家地理、历史、政治、体育、娱乐、美食等知
识。书中用百余张手绘和实景图，展现了英国、美
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六国的日常生
活和方方面面，让孩子们轻轻松松了解各国文化特
色。每个国家都有两个当地小朋友，对自己一天的
生活做详细介绍，在学校上什么课、吃什么、玩什
么，相当于带领大家一同参观游览，切身感受当地
的语言和习俗。

作者和绘者团队都是法国人，分别是著名儿童
畅销书作家和法国百年儿童出版社专用画家。他们
其中不乏本身就是旅居海外的创作者，所以对不同
国家有更加细致入微的描摹和观察。从 《哈利·波
特》 到日本动漫，从校园生活到体育明星，从三明
治命名的由来到生吃和熟吃鱼的分别，他们选取孩
子感兴趣的话题，用孩子的语言叙述，试图呈现一
个多彩缤纷的世界。 《新京报》

专注于打造科普精品才是硬道理

在原创大型项目磨砺中快速成长

《爱这个世界》：走近阿伦特

《去旅行》: 呈现多彩世界

□ 赵 洋

5月底，第四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评奖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在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官网公示入选获
奖名单，上海科技教育出
版社的《竺可桢全集》喜
获图书奖。

目前，科学博物馆在中国大陆的博物馆版图上还是空白。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要
以史为鉴，研究历史上科技创新的成败经验。近代科学引入中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华儿女做出了大量科技创新与技术发明。与此同时，国内留存的许多珍贵的
科技文物与工业遗产因得不到重视和有效保护，正处于濒临散失和消亡的境地。

通过“行万里路”式的实地考察，吴国盛教授对比分析了海外科学博物馆的发展
历程与现状，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科学博物馆事业过于偏重于科学中心的发展，缺失了
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一类型。应补上这一课。

吴国盛教授认为，虽然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尚缺乏科学、技术和工业的系
统的历史收藏，但通过精密复制科技文物，仍然可以在中国的博物馆中再现科学的历
程。这些复制工作本身也是科技史研究和科技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讲，不仅是科技爱好者和博物馆爱好者，科技类博物馆从业者和科技
史研究者也能从此丛书中得到收获。

应补上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一课


